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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日
有
幾
部
好
萊
塢
電
影
，
如
「
唐
人
街
」
、
「
敎
父
徵
集
」
，
演
財
閥
逞
其
氣
燄
，
喪
盡
天
良
，

敗
壞
人
倫
或
黑
社
會
冷
酷
無
悄
的
劫
掠
廝
殺
，
令
人
看
了
敬
辣
股
慄
，
心
膽
俱
寒
。
但
這
層
恐
懽
不
是
恐

怖
片
或
謀
殺
片
的
那
種
使
人
肌
冏
冒
疙
瘩
的
刺
激
性
的
滿
足
；
而
是
洗
滌
心
靈
之
惡
濁
的
一
針
，
雖
痛
了

一
時
却
有
盆
於
顯
晃
欲
頽
的
軀
體
。
這
是
西
方
向
來
以
理
性
支
配
生
活
的

一
貫
發
展
，
他
們
慣
於
血
淋
淋

的
挖
心
剖
腸
，
因
爲
他
們
有
足
啓
鎮
靜
的
理
性

，
能
在
這
種
滴
血
濺
淚
的
場
合
，

精
挑
細
檢
出
病
癥
所
在

，
而
再
從
容
不
迫
的
將
其
縫
合
起
來
。
他
們
的
開
刀
手
術
，
豈
不
是
具
體
而
微
的
代
表
嗎
？
所
以
西
方
的

文
學
著
作
裏
有
許
多
以
描
寫
污
穢
醜
惡
爲
主
題
的
，
譬
如
斯
湯
逹
爾
的
「
紅
與
黑
」
、
左
拉
的
「
娜
娜
」

、

盧
騷
的
「
懺
悔
錄
」
、
卡
繆
的
「
異
鄉
人
」
等
。
這
些
書
亳
不
瞪
瞞
地
表
露
了
醜
惡
黑
暗
，
但
却
發
揮

了
文
學
墓
術
導
引
人
們
，
使
臻
美
善
的
效
用
。

而
我
們
中
國
以
針
炙
聞
名
於
世
，
以
不
疼
痛
不
流
血
的
溫
和
手
法
治
病
，
便
能
使
各
種
疑
難
病
症
喪

膽
消
遁
，
這
和
戴
手
套

4
家
口

罩
、

拿
刀
剪
、
滿
手
沾
血
的
外
科
手
術
不
是
大
異
其
趣
嗎
？

從
我
們
的
文

學
作
品
看
，
若
我
們
寫
醜
惡
污
穢
，
我
們
一
定要
有
反
諷
意
味
添
附
在
內
，

像
「
儒
林
外
史
」
，
寫
官
場

7

狼
煙
L
讀
後

花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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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污
濁
骯
髒
，
却
先
來
個
楔
子
標
明
王
冕
的
清
風
亮
節
，
這
是
「
興
」
的
筆
法
，
而
非
直
接
了
當
的
「
賦

」
的
形
式
。
或
者
像
「
金
瓶
梅
」
，
以
色
悄
做
爲
外
面
的
裝
飾
，
不
使
讀
者
過
分
直
截
地
觸
受
「
醜
惡
現

煎
」
，
擔
心
或
者
侷
害
到
牘
者
脆
弱
的
感
性
心
情
。
如
此
，
現
賀
的
反
映
或
批
評
方
能
以
委
婉
曲
折
或
細

水
長
流
之
勢
，
浸
漸
溶
入
我
們
心
靈
。
我
們
接
受
了
它
們
之
後
，
同
樣
收
到
文
學
淨
化
心
靈
、

驚
醒
矇
昧

的
效
果
。
因
爲
我
們
是
理
性
較
不
足
，
較
宮
歡
感
情
用
事
的
民
族
。

不
過
，
在
接
受
西
潮
如
許
長
久
的
今
天
，
我
們
已
學
習
到
如
何
客
觀
的
寫
、
如
何
客
觀
的
接
受
。
所

以
，
西
方
式
的
表
視
手
法
、
中
圍
式
的
表
現
手
法
，
已
可
當
成
文

學
術
語
，
並
非
嚴
格
的
界
定
着
今
日
東

西
方
文
學
表
視
手
法
的
差
別
。

而
司
馬
中
原
的
「
狼
煙
」
(
華
欣
文
化
事
業
中
心
)
二

百
，
令
我
極
爲
困
惑
o

此
書
寫
二
荃
混
世
魔

王
，
或
打
家
劫
舍

、
或
流
血
拼
鬪
、

或
當
漢
奸
走
狗
、
或
私
阪
軍
火

售
煙
土
，
敗
壞
茶
毒
民
生
，
把
那

些
對
日
抗
戰
期
中
備
甞
災
厄
的
百
姓
，
更
拖
入
無
逯
地
獄
。
所
以
此
書
主
要
在
描
述
黑
暗
邪
惡
。
那
麼
若

取
西
方
的
表
現
手
法
，
就
必
須
理
智
的
、
冷
靜
的
、
客
觀
的
、
以
眞
相
的
顯
露
刺
激
證
者
公
正
的
良
心
，

使
讀
後
能
確
賀
檢
討
、
省
察
而
鑑
往
追
來
；
或
者
痛
切
的
忍
受
此
酷
虐
，
而
激
勵
了
汰
惡
之
心
。
要
不
然

，
因
爲
感
情
過
重
，
就
該
發
揮
反
諷
的
筆
調
，
或
以
巧
妙
的
僞
裝
，
揭
示
出
這
難
堪
的
現
賀
。
但
「
狼
煙

」

一
書
兩
者
都
不
是
，
它
是
各
取
一
半
。
一
方
面
大
力
的
正
面
的
舖
寫
邪
門
人
物
的
爲
非
作
歹
，
一
方
面

又
處
處
充
滿
感
傷
的
情
意
。
豈
不
令
人
困
惑
？

＼

就
在
序
上
，
作
者
自
己
說
：
「
事
隔
卅
年
，
當
我
再
提
筆
述
寫
那
些
曾
經
囂
張
已
極
的
邪
門
人
物
時

，
我
的
憎
惡
早
己
化
爲
一
片
悲
憫
；
砷
州
陸
沉
，
苦
難
方
殷
，
而
那
些
跋
扈
蹴
張
的
亂
世
人
物
早
已
埋
骨

蒿
蘆
了
。
他
們
憑
血
氣
，
逞
橫
暴
活
着
、
殺
伐
羞
丶
爭
咿
諡
洎
，
所得
是
什
麼
呢
？
不
知
哪
一
年
冬
天
？
在
朋

友
的
壁
上
見
過
這
樣
的
條
幅
，
寫
的
是
：
『
詔
史
常
模
千
古
恨
，
擧
杯
每
念
故
人
稀
』
，
變
色
的
古
老
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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壁
，
走
動
著
龍
蛇
飛
舞
的
兩
行
醉
草
，
曾
給
我
極
大
的
撼
動
，
我
雖
沒
到
而
髮
蒼
蒼
，
而
視
茫
茫
的
年
歲

，
但
這
種
刻
骨
的
悲
情
，
算
是
微
能
領
略
了
。
無
論
是
正
是
邪
，
是
英
雄
或
是
渣
瘁
，
他
們
都
曾
與
我
在

同
一
時
空
中
共
同
存
活
過
，
那
些
晃
動
的
臉
，
仍
常
在
夢
境
中
魔
壓
著
我
，
識
與
不
識
，
都
可
算
是
『
故

人
』
了
；
他
們
的
存
活
，
他
們
所
構
成
的

參
差

，
將
是
民
間
歷
史
的
眞
容
。

」
這
種

「
故
人
情
深
」
｀
「

千
古
情
切
」
的
心
意
明
擺
着
，

當
然
不
必
再
談
什
麼
理
智
、
冷
靜
、
客
觀
的
了
。
而
就
結
稱
來
看
，
岳
秀

峯
這

一
支
和
孫
小
敗
壞
這
一
批
，
站
在
同
樣
的
起
點
行
進
，
似
乎
是
兩
條
軌
道
，
有
時
平
行
，
有
時
交
會

在
一
起
，
對
打
起
來
，
又
碰
開
繼
續
往
前
，
到
最
後
同
樣
走
進
死
亡
的
終
點
。
既
不
算
反
諷
，
也
無
法
說

成
有
所
寓
託
，
倒
是
主
題
的
分
歧
呢
！
更
失
策
的
是
孫
小
敗
壞
這
些
禍
國
殃
民
，
腐
蝕
正
義
者
流
佔
盡
大

局
，
幾
乎
是
全
書
十
分
之
八
有
餘
的
篇
幅
，
枝
枝
節
節
都
有
詳
細
的
交
代
；
反
而
正義
的
維
護
者
岳
秀
峯

的
一
方
面
，
遮
遮
掩
掩
的
語
焉
不
詳
。
再
談
到
金
瓶
梅
那
類
型
的
巧
妙
僞
裝
。
金
瓶
梅
裏
西
門
慶
是
中
產

階
級
驕
奢
淫
佚
的
代
表
，
以
色
情
充
斥
全
書
，
不
僅
爲
的
綏
和
醜
惡
現
咒
帶
來
的
尖
刻
剌
痛
，
賀
則
也
緊

扣
合
驕
奢
淫
佚
的
主
題
。
「
狼
煙
」
中
，
孫
小
敗

壞
等
滿
腔
滿
嘴
的
粗
話
野
調
，
諸
如
把
女
人
叫
做
「
兩

條
腿
的
雌
貨
」
，
都
屬
於
對
話
裏
的
力
羅
，
未
曾
結
合
成
文
章
的
整
體
性
趣
味
。
故
這
些
人
物
歪
扭
乖
邪

的
所
行
所
爲
，
是
一
看
就
令
人
噁
心
的
；
而
作
者
那
麼
主
觀
的
傳
逹
，
迫
得
我
們
唯
有
以
倩
感
去
接
受
這

份
穢
惡
不
堪
，
如
此
赤
裸
裸
的
白
刃
相
加
，
叫
人
怎
生
承
受
得
了
？

序
上
說
：
「
不
知
爲
什
麼
？
我
總
爲
我
所
愛
的
民
族
祀
憂
，
我
察
覺
我
們
的
歷
史
進
向
，
並
非
勇
往

直
前
的
，
而
是
一
種
持
續
不
休
的
、
悲
劇
性
的
輪
覆
。
在
治
亂
交
替
中
，
料
結
著
、
滾
轉
著
，
重
覆
顯
露

它
被
撕
裂
的
傷
口
，
而
每
一
代
善
良
人
們
的
血
液
，
便
徐
那
裏
流
淪
出
來
，
染
紅
了
他
們
生
長
並
且
生
存

的
土
地
。
我
多
次
閲
讀
明
末
的
歷
史
，
我
覺
察
出
李
自
成
、
張
獻
忠
等
翡
的
血
液
，
竟
會
注
入
到
無
數
橫

行
鄉
野
的
草
莽
人
物
的
身
上
，
他
們
有
多
大
的
機
會
，
就
會
賀
現
他
們
多
大
的
流
寇
式
的
願
望
。
眶
到
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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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，
在
赤
燄
橫
流
的
時
刻
，
使
我
更
有
了
堅
信
，
視
人
命
如
草
芥
的
邪
勢
，
是
有
著
它
一
脈
相
承
的
歷
史

源
流
的
；
那
是
人
性
之
弱
點
的
暴
露
，
它
像
一
匹
噬
人
的
怪
獸
，

浮
潛
於
歷
史
的
洪
波
上
，
等
待
一
飽
。

也
許
是
這
種
近
乎
原
始
的
儆
醒
和
恐
怖
，
促
使
我繼
糗
面
壁
，
苦
寫
『
狼
煙
』
的
髖
？
我
雖
爟
怖
，
但
從

禾
絕
望
過
，
因
爲
英
雄
人
物
，
一
樣
輪
現
不
休
！
」
使
我
動
容
惻
心
。
錯
非
作
者
深
沉
的
國
族
感
念
繫
於

心
，
怎
有
這
般
深
到
的
領
悟
？
而
懷
着
這
股
悲
憫
的
情
操
爲
寫
作
動
機
，
更
是
令
人
肅
然
起
敬
。
但
是
每

個
讀
者
，
當
一
本
書
拿
起
來
，
他
便
要
求
某
一
種
満
足
或
發
洩
。
就
罹
如
作
者
自
言
寫
此
書
使
他
：
「
釋

放
內
心
巨
大
的
痛
苦
感
覺
，
獲
得
短
暫
的
安
然
。
」
讀
者
亦
如
是
要
求
。
這
是
看
書
時
必
然
的
反
應
。
(

此
處
不
牽
涉
格
高
格
低
，
或
是
否
符
合
文
學
價
值
與
文
學
命
#
墨
)
所
以
我
儘
管
佩
服
作
者
的
淵
深
情
慨
，

却
仍
覺
有
必
要
再
說
一
些
我
不
以
爲
然
的
地
方
。

「我
無
意
隨
順
傳
統
的
表
現
方
法
，
在
作
品
中
強
調
『
正
』
和
『
邪
』
。」實
則
作
者
整
本
書
都
很
明

顯
的
做
著
這
種
強
調
工
作
。
不
過
這
若
安
排
得
體
，
也
無
傷
大
雅
。
問
題
是
作
者
寫
孫
小
敗
壞
的
邪
惡
勢

力
時
，
情
節
逼
眞
｀
對
話
活
潑
，
唸
唸
響
著
生
命
的
節
奏
、

虎
虎
踏
著
人
性
的
步
伐
；
而
岳
秀
峯
却
從

一

開
頭
那
場
大
戰
役
裏
的
死
裏
逃
生
，
就
被
神
格
化
。
書
中
明
寫
著
百
姓
稱
他
爲
岳
靑
天
；
他
死
後
百
姓
集

査
圓
起

一
座
墳
塚
，
且
勒
石
爲
文
，
將
他
一
生
行
跡
和
故
事
勒
在
石
背
上
，
供
奉
香
火
，
他
不
是
血
肉
之

軀
的
人

，
而
是
硬
梆
梆
的
偶
像
。
英
雄
概
不
可
親
近
，
正
義
也
僵
化
無
情
，
於
是
讀
者
被
邪
惡
所
脅
迫
的

內
心
，
得
不
到
信
賀
之
處
可
依
附
，
難
免
不
因
無
處
投
奔
而
茫
茫
然
起
來
。
這
樣
怎
麼
談
得
上
滿
足
？
再

就
發
洩
方
面
來
說
。
甑
然
寫
邪
惡
者
之
翻
天
覆
地
、

遣
莓
留
殃
，

就
應
該
隈
詖
者
痛
切
地
惑
受
其
罪
惡
之

不
可
赦
辶
其
作
孽
之
不
可
恕
，
把
執
筆
者
的
立
場
站
稚
，
不
能
放
任
自
己
情
感
隨
便
泛
濫
。
像
「
孫
小
敗

壞
這
樣
形
容
過
：
咱
們
這
號
子
人
，
都
是
趁
亂
趨
渾
水
的
料
子
，
一
旦
水
清
了
，
咱
們
原
形
畢
露
，
就
它

娘
沒
的
混
了
：
·
：
夜
貓
子
總
是
見
不
得
太
腸
的
！
」這
類
的
感
侷
書
中
出
現
頗
多
，
賀
在
是
很
不
合
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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莪
筆
者
的
同
情
必
然
站
在
正
義

、

善
良
的
一
方
．
絕
對
用
不
着
講
什
麼
「
公
平
分
配
」
的
原
則
。
否
則
立

場
不
明
確
，

導
致
諮
者
的
善
惡
觀
曖
昧
含
糊
，
動
搖
猜
疑
，

就
很
容
易
堵
塞
住
適
切
的
情
感
發
洩
了
。

如
果
寫
岳
秀
峯
，
能
平
賀
些
，
不
塗
抹
太
重
的
傳
奇
色
彩
，
使
岳
秀
峯
這
個
角
色
和
諧
地
與
書
中
其

他
角
色
都
站
成
個
人
適
宜
的
呈
視
狀
態
，
效
果
必
較
好
。
因
爲
一
幅
盡
中
強
調
的
重
點
，
若
天
眞
的
用
渥

筆
特
意
去
塗
抹
，
反
只
造
成
盡
裏
的
敗
筆
而
已
。
或
者
乾
脆
順
著
全
書
的
氣
勢
，
將
主
題
擴
放
在
揭
露
苦

難
的
時
代
｀

煎
熬
的
民
生
，
寫
出
一
頁
道
道
地
地
的
國
族
滄
桑
史
，
不
是
反
而
激
昂
壯
闊
嗎
？

我
未
看
畢
司
馬
中
原
的
全
部
作
品
，
不
敢
太
過
肯
定
；
但
我
總
有
個
感
覺
，
鳧
得
司
馬
中
原
的
小
說

充
滿
散
文
風
味
°
(
紅
絲
鳯
丶
郷
野
傳
奇
等
故
事
性
濃
郁
的
不
算
)
像
此
書
，
便
有
許
多
處
令
人
反
覆
迴

思
充
滿
散
文
風
味
的
美
句
，
錄
下
二
則
於
後
：

春
天
在
曠
野
上
悄
悄
轉
濊
了
，
卽
使
是
最
困
苦
艱
難
的
年
月
，
曠
野
上
的
春
天
總
是
沒
改
樣
兒
，
綠

草
到
處
鋪
展
着
，

草
叢
裏
的
野
花
，

綻
露
出
它
們
各
自
的
顏
色
，
一
片
鑌
紛
。
遠
處
泛
黑
的
村
影
，
總
被

瓢
浮
的
姻
氣
橫
隔
着
，
看
上
去
有
些
朦
朧
，
而
灼
亮
的
秣
花
總
是
掩
不
住
的
，
它們
喧
喧
鬧
閬
的
開
遍
了

每
處
村
棺
，
＇~

那
彷
彿
自
人
心
裏
迸
出
的
，
希
望
的
霞
雲
。
而
孫
小
敗
壞
那
夥
人
，
從
不
抬
頸
去
看
野

地
上
的
春
天
。
xX 

X 

在
弟
兄
們
的
屍
身
和
血
泊
之
間
，
夜
是
長
的
。
夜
，
在
他
(
喬
奇
'
岳
秀
峯
的
部
屬
)
的
感
覺
裏
更

長
。
他
出
生
在
北
方
的
鄉
野
上
，
自
幼
就
不
知
太
平
歲
月
的
滋
味
，
天
荒
地
野
，

郷
角
的
人
，
彷
彿
被
人

造
栗
在
那
裏
，

該
生
的
就
生
，
該
死
的
就
死
，
沒
人
管
，
也
沒
人
問
，
天
外
的
世
界
和
人
羣
，
和
他
們
彷

彿
隔
着
一
厝
什
麼
，
彼
此
無
關
。
那
時
候
的
黑
夜
就
很
長
、

很
長
，
怪
鳥
在
夜
裏
拍
動
翅
膀
，
狼
在
遠
處

榛
莽
中
啤
啡
，
小
燈
如
豆
，
沉
廌
得
幾
乎
難
辨
人
的
眼
眉
，
人
們
在
燈
下
噴
着
嗆
人
的
葉
子
煙
，
說
着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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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
前
代
的
饑
荒
、
災
變
、
亂
離
和
兵
喪
的
故
事
，
那
時
節
，
黑
夜
彷
彿
是
一
條
河
，
長
長
的
、
黑
色
的
河

，
一
直
通
到
幾
百
年
前
去
，
終
人
的
一
生
，
也
休
想
走
出
那
種
靨
境
。

後
來
那
條
河
莽
莽
的
流
過
來
，
傳
說
裏
的
饑
荒
、
災
變
、
亂
離
和
兵
喪
都
跟
着
流
過
來
，
流
經
他
荒

野
上
的
家
鄉
和
他
們
原
已
貧
困
的
日
子
。
今
天
是
兵
，
明
天
是
馬
，
土
匪
盜
賊
多
如
牛
毛
，
他
那
時
沒
出

過
門
，
不
知
天
外
的
情
形
怎
樣
？
整
個
中
國
又
怎
樣
？
但
他
知
道
，
他
站
立
的
土
地
，
是
中
國
的

一
部
份

。
黑
夜
長
得
令
人
窒
息
、
令
人
無
法
容
忍
，
他
當
兵
吃
糧
，
是
逼
出
來
的
，
他
想
經
此
找

一
條
出
路
，
看

一
看
眞
正
的
溫
暖
的
陽
光
。

黑
夜
雖
然
很
長
，
但
他
們
結
成
了
險
伍
，
扛
上
了
保
鄉
衞
國
的
槍
桿
。
他
們
彼
此
信
誓
，
互
相
慰
藉

，
他
們
已
不
再
寒
冷
、
不
再
孤
單
了
。
這
些
年
來
，
嶼
轉
在
南
方
北
地
的
戰
場
上
，
什
麼
樣
的
痛
苦
，
什

麼
樣
的
艱
難
，
他
幾
乎
都
經
歷
過
。
這
不
算
什
麼
，
他
早
就
認
定
，
他
生
下
地
就
是
吃
苦
來
的
辶
躓
命
來

的
，
也
許
多
有

一
些
吃
苦
賣
命
的
人
，
會
使
百
姓
活
得
安
穏
一
點
，
哪
怕
祗
要
比
眼
前
好
上
一
點
點
，
那

也
值
價
了
。

這
兩
則
，
確
賀
經
得
起

一
再
咀
嚼
、
尋
思
，
並
且
還
寄
予
希
望
、
付
之
實
現
的
吧
？




